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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上
星
期
我
觀
賞
了
一
個
別
開
生
面
的
演

出
，
那
是
由
香
港
戲
劇
協
會
舉
辦
的
亞
瑟
米

勒
演
讀
體
驗
劇
場
之
︽
嚴
峻
的
考
驗
︾
。

我
說
這
個
演
出
別
開
生
面
，
是
因
為
它
雖

然
有
着
十
一
位
演
員
在
台
上
演
出
，
但
並
非

如
我
們
平
常
看
到
他
們
在
舞
台
上
演
戲
的
模
樣
，

而
是
一
排
坐
在
舞
台
上
，
每
個
座
位
前
有
一
個
架

子
放
着
劇
本
，
演
員
便
是
坐
在
座
位
中
將
自
己
角

色
的
台
詞
演
繹
出
來
。

他
們
沒
有
穿
上
戲
服
，
沒
有
化
裝
；
台
上
沒
有

舞
台
燈
光
，
沒
有
佈
景
，
我
們
看
到
的
是
演
員
的

本
貌
。
這
種
做
法
跟
圍
讀
有
點
相
似
。
不
過
，
圍

讀
是
演
員
在
排
練
前
圍
在
一
起
首
次
將
劇
本
唸

讀
。
演
員
在
這
階
段
對
劇
本
和
角
色
可
能
仍
未
有

認
識
，
所
以
圍
讀
可
說
是
一
個
演
出
開
始
排
練
的

第
一
步
。
是
次
演
讀
則
已
經
是
製
作
的
演
出
版
，

演
員
們
在
台
上
不
用
走
位
，
近
乎
沒
有
動
作
，
卻

已
經
是
一
個
與
觀
眾
見
面
的
演
出
。

我
看
的
︽
嚴
︾
劇
的
英
文
本
名
是T

he
C
ruci-

ble

，
是
美
國
當
代
三
大
劇
作
家
之
一
亞
瑟
米
勒
的

作
品
。
香
港
話
劇
團
公
司
化
後
第
一
個
上
演
的
舞

台
劇
便
是
此
劇
，
劇
名
改
為
︽
靈
慾
劫
︾
，
是
一

個
獲
得
很
多
掌
聲
的
演
出
。
當
年
由
已
故
的
何
偉
龍
導
演
執

導
，
他
生
前
曾
多
次
告
訴
我
很
想
再
次
執
導
︽
靈
︾
劇
，
可

惜
天
不
從
人
願
。

是
次
演
讀
由
祿
叔
馮
祿
德
導
演
，
他
更
集
導
賞
人
、
修
改

劇
本
和
演
員
於
一
身
，
是
整
個
演
出
的
靈
魂
人
物
。
在
演
出

前
，
他
將
︽
嚴
︾
劇
劇
作
家
的
生
平
、
創
作
此
劇
的
歷
史
背

景
和
動
機
、
劇
本
的
寓
意
等
資
料
詳
細
解
釋
，
給
予
不
認
識

此
劇
的
觀
眾
賞
劇
的
鑰
匙
，
可
見
祿
叔
為
是
次
演
出
做
了
很

多
準
備
工
夫
。

祿
叔
以﹁
劇
壇
的
一
時
俊
彥﹂
形
容
演
員
陣
容
，
並
沒
有

誇
大
其
詞
。
不
信
？
請
看
讀
劇
演
員
的
名
單
︱
︱
香
港
話
劇

團
的
現
任
或
曾
任
台
柱
高
翰
文
、
辛
偉
強
、
彭
杏
英
、
陳
淑

儀
、
葉
進
；
曾
分
別
獲
得
最
佳
女
主
角
和
傑
出
演
員
獎
的
梁

翠
珊
和
黃
懿
雯
等
，
都
是
劇
壇
有
分
量
的
演
員
。
這
個
難
得

的
組
合
亦
是
吸
引
我
進
場
的
原
因
之
一
。

雖
然
一
眾
演
員
主
要
是
以
聲
音
演
出
，
但
都
七
情
上
面
，

絲
毫
沒
有
因
為
不
是
演
出
一
個
正
式
的
舞
台
劇
而
有
一
絲
懈

怠
。
劇
終
時
，
有
的
演
員
不
斷
抹
汗
︵
因
為
用
了
很
多
體

能
︶
，
有
的
則
在
抹
淚
︵
因
為
投
入
了
角
色
︶
。
我
看
着
他

們
戮
力
演
出
，
有
一
絲
感
動
，
因
為
他
們
教
我
體
驗
到
專
業

演
員
的
專
業
精
神
。

我
以
前
因
工
作
關
係
，
常
常
參
加
話
劇
團
演
員
的
圍
讀
，

已
經
很
習
慣
聽
演
員
們
圍
在
一
起
唸
劇
本
。
然
而
，
圍
讀
畢

竟
與
演
讀
有
很
大
的
分
別
，
後
者
是
另
一
種
有
趣
的
劇
場
體

驗
。
︽
嚴
︾
劇
在
本
月
三
十
日
仍
有
一
場
演
出
，
有
興
趣
體

驗
的
讀
者
宜
趕
快
購
票
了
。

演讀體驗劇場

電
影
︽
智
取
威
虎
山
︾
金
雞
獎
獲
九
項
提
名
，
導
演

徐
克
獲
最
佳
導
演
，
使
我
想
起
來
另
一
部
︽
智
取
威
虎

山
︾
，
另
一
位
導
演
。

一
九
五
八
年
，
小
說
︽
林
海
雪
原
︾
問
世
，
創
立
北

京
人
藝
的
四
大
巨
頭
之
一
，
書
記
副
院
長
趙
啟
揚
，
特

別
有
政
治
頭
腦
和
藝
術
眼
光
，
馬
上
組
成
一
個
寫
作
班
底
，

很
快
改
編
為
話
劇
本
，
導
演
為
焦
菊
隱
。
演
員
陣
容
強
大
，

童
超
扮
演
楊
子
榮
，
他
的
弟
弟
童
弟
演
少
劍
波
，
座
山
雕
是

鄭
榕
，
定
河
道
人
是
英
若
誠
，
白
茹
是
胡
宗
溫
。
焦
菊
隱
強

調﹁
舞
台
就
是
舞
台﹂
，﹁
觀
眾
要
看
的
是
戲﹂
。
排
練
少

劍
波
夜
審﹁
一
撮
毛﹂
一
場
，
生
活
中
的
審
問
，
是
面
對
面

的
對
峙
、
觀
察
、
判
斷
，
但
在
舞
台
上
，
如
果
一
個
面
對
觀

眾
，
另
一
個
就
得
背
對
，
或
者
兩
個
都
側
對
，
觀
眾
都
看
不

到
人
物
交
鋒
時
的
內
心
表
演
。
焦
先
生
不
拘
泥
於
生
活
真

實
，
他
給
演
員
安
排
調
度
時
說
，
這
段
戲
我
們
學
習
京
劇

︽
玉
堂
春
︾
的﹁
三
堂
會
審﹂
，
台
上
演
員
都
面
向
觀
眾
，

看
了
這
麼
多
年
，
沒
有
觀
眾
提
出
來
這
不
符
合
生
活
真
實
，

只
要
情
節
合
理
，
表
演
到
位
，
觀
眾
就
會
被
劇
情
和
演
員
吸

引
，
這
就
是
藝
術
的
真
實
。
數
年
後
，
這
個
舉
例
被
激
烈
批
判
。

還
有
一
段
戲
，
楊
子
榮
在
威
虎
廳
面
見
座
山
雕
，
當
土
匪
取
下
他
的

蒙
眼
布
，
他
沒
有
觀
察
環
境
判
斷
敵
情
，
而
是
面
對
觀
眾
，
背
對
座
山

雕
，
向
觀
眾
展
示
他
的
鎮
定
和
心
態
。
座
山
雕
和
八
大
金
剛
盤
問
時
，

他
也
沒
有
背
對
觀
眾
回
答
，
而
是
在
舞
台
上
穿
插
，
邊
走
邊
答
，
觀
眾

可
以
看
到
楊
子
榮
的
機
智
和
膽
量
，
被
劇
情
緊
緊
吸
引
。
話
劇
︽
智
取

威
虎
山
︾
一
舉
成
功
，
連
演
七
十
五
場
，
深
受
歡
迎
。

八
年
後
文
化
大
革
命
，
八
個
樣
板
戲
中
京
劇
︽
智
取
威
虎
山
︾
劇

本
、
場
面
、
調
度
很
多
取
自
北
京
人
藝
的
版
本
，
尤
其
是
焦
菊
隱
的
導

演
手
法
。
一
九
六
四
年
，
文
化
部
在
北
京
舉
行
革
命
現
代
京
劇
觀
摩
演

出
，
上
海
京
劇
院
演
出
革
命
現
代
京
劇
︽
智
取
威
虎
山
︾
，
場
刊
上
寫

道
：﹁
根
據
小
說
︽
林
海
雪
原
︾
並
參
考
話
劇
︽
智
取
威
虎
山
︾
改

編
。﹂離

奇
的
事
在
後
頭
。
一
九
六
四
年
七
月
，
北
京
人
藝
突
然
接
到
緊
急

通
知
，
為
全
國
京
劇
觀
摩
團
演
出
︽
智
取
威
虎
山
︾
，
這
齣
戲
已
經
很

久
不
演
，
接
到
任
務
後
緊
急
排
練
。
有
消
息
靈
通
人
士
透
露
，
這
次
演

出
是
江
青
安
排
的
，
作
為﹁
反
面
教
材﹂
，
因
為
戲
中
情
節﹁
正
不
壓

邪﹂
，
要
當
場
批
判
。
聰
明
人
說
，
把
戲
改
改
再
演
吧
。
焦
菊
隱
回

答
：﹁
一
點
也
不
改
！﹂
文
革
開
始
了
，
這
件
事
成
了
焦
菊
隱﹁
對
抗

革
命
樣
板
戲﹂
的
一
大
罪
證
，
同
時
也
是
被
打
倒
的
書
記
趙
啟
揚
的
罪

名
之
一
。
在
批
判
會
上
焦
先
生
說
：﹁
一
點
不
改
是
我
決
定
的
。﹂
趙

啟
揚
知
道
後
，
淚
水
盈
眶
。

哪
是
要
打
倒
一
齣
戲
，
批
判
一
個
導
演
，
江
青
作
賊
心
虛
，﹁
偉
大

旗
手﹂
的
樣
板
戲
不
可
有
抄
襲
之
嫌
，
更
不
能
抄
襲
留
過
洋
，
公
認
有

高
超
藝
術
水
準
的
焦
菊
隱
，
把
你
打
倒
打
死
，
再
踏
上
一
隻
腳
，
就
死

無
對
證
了
。

同名不同命

目
前
，
重
慶
、
西
安
、
鄭
州
都
會
有
火
車
直
達
德
國
的

漢
堡
或
者
荷
蘭
的
阿
姆
斯
特
丹
。
行
程
為
二
十
五
天
，
比

海
路
的
四
十
天
短
，
節
省
了
運
輸
費
用
，
降
低
了
經
營
成

本
。過

去
，
中
國
和
歐
洲
的
列
車
，
以
出
口
中
國
的
生
活
必

需
品
和
蔬
菜
水
果
為
主
。
近
年
已
經
改
變
為
電
子
產
品
、
機
械

產
品
和
耐
用
消
費
品
為
主
。
回
程
的
時
候
，
有
關
車
卡
往
往
是

空
載
的
多
。
實
現﹁
一
帶
一
路﹂
之
後
，
歐
洲
、
中
東
、
中
亞

洲
的
產
品
，
開
始
銷
售
到
中
國
。
德
國
輸
往
中
國
的
產
品
以
汽

車
為
主
。
其
實
，
沿
途
各
國
都
有
很
多
土
特
產
和
水
果
、
名

酒
，
只
是
未
在
中
國
市
場
展
開
推
介
，
未
能
形
成
市
場
。
如
果

商
人
善
於
發
掘
商
機
，
加
工
有
關
商
品
，
滿
足
東
方
人
的
市

場
，
一
定
有
可
觀
利
潤
。
今
後
中
國
會
在
上
述
地
區
設
立
工

廠
，
生
產
成
衣
、
耐
用
消
費
品
、
鞋
類
、
電
子
產
品
、
鐘
錶
，

有
一
些
產
品
可
以
返
銷
內
地
。

中
國
的
火
車
行
走
絲
綢
之
路
，
雖
然
沒
有
唐
三
藏
取
西
經
那

麼
複
雜
，
但
是
其
中
過
程
也
不
足
為
外
人
道
。
從
鄭
州
至
漢
堡

貨
運
列
車
每
周
兩
班
，
貨
物
以
機
電
服
裝
為
主
，
覆
蓋
中
日
韓

三
國
的
商
品
，
班
列
比
海
運
快
一
倍
、
報
關
最
快
十
秒
。
鄭
州

至
漢
堡
班
列
途
經
包
括
中
國
在
內
的
六
個
國
家
，
行
程
上
萬
公

里
，
運
輸
範
圍
覆
蓋
了
歐
洲
十
四
個
國
家
三
十
六
個
城
市
，
運

費
比
空
運
低
百
分
之
二
十
至
八
十
。

早
晨
八
點
三
十
分
，
鄭
州
開
往
德
國
漢
堡
的
貨
運
班
列
徐
徐

啟
動
，
從
鄭
州
圃
田
站
到
德
國
漢
堡
全
程
一
萬
零
二
百
一
十
四

公
里
，
不
停
站
行
駛
需
要
十
四
天
，
其
中
在
中
國
境
內
有
三
千

五
百
五
十
六
公
里
，
行
駛
兩
天
半
，
途
經
中
國
、
哈
薩
克
斯

坦
、
俄
羅
斯
、
白
俄
羅
斯
、
波
蘭
，
最
終
到
達
德
國
漢
堡
。
火
車
從
鄭
州

東
站
開
到
鄭
州
北
站
，
是
內
燃
機
牽
引
，
時
速
五
十
公
里
，
行
駛
四
十
分

鐘
，
到
了
鄭
州
北
站
則
卸
掉
內
燃
機
火
車
頭
，
換
成
電
力
機
車
牽
引
。
出

了
鄭
州
北
站
，
時
速
提
高
到
一
百
公
里
，
從
鄭
州
到
德
國
漢
堡
並
不
是
一

個
司
機
連
續
工
作
，
而
是
每
到
一
個
鐵
路
局
管
轄
範
圍
內
就
會
換
一
個
司

機
，
中
國
境
內
三
千
五
百
五
十
六
公
里
要
換
六
次
司
機
。

阿
拉
山
口
口
岸
位
於
新
疆
博
爾
塔
拉
蒙
古
自
治
州
境
內
，
是
全
國
最
大

的
陸
路
邊
境
口
岸
，
鐵
路
部
門
不
僅
要
對
火
車
的
安
全
性
進
行
檢
測
，
還

要
把
電
氣
化
火
車
車
頭
換
成
內
燃
機
，
牽
引
行
駛
十
九
公
里
駛
出
邊
境
。

到
了
哈
薩
克
斯
坦
後
，
換
成
哈
方
的
司
機
和
火
車
頭
，
車
卡
換
裝
上
哈
方

的
鐵
軌
，
再
前
行
駛
向
德
國
漢
堡
。
看
起
來
麻
煩
極
了
，
如
果
有
了
高
速

火
車
，
大
家
的
路
軌
相
通
，
簡
化
手
續
，
理
論
上
七
天
就
可
以
到
達
歐
洲

阿
姆
斯
特
丹
。

火車運輸帶動歐亞貿易 古今
談
范 舉

今
天
稿
子
所
附
照
片
所
見
，
元
朗
屏
山
上
璋
圍
。
離
天
水
圍
西
鐵
站

三
分
鐘
路
程
，
古
圍
牆
在
居
民
住
屋
嚴
重
不
足
下
，
拆
老
屋
蓋
新
居
已

無
可
奈
何
，
損
失
了
部
分
過
去
悠
然
古
風
。

年
前
老
圍
門
重
建
，
未
配
合
古
圍
牆
色
調
、
建
築
風
格
着
實
失
策
，

圍
門
前
以
白
鐵
在
當
眼
處
設
立
的
告
示
牌
，
事
實
可
移
至
圍
門
內
，
既

方
便
居
民
閱
讀
，
也
無
損
美
感
。

筆
者
今
天
不
吐
不
快
的
是
古
圍
牆
前
兩
個
大
型
垃
圾
桶
，
未
曾
細
究
政
府

哪
個
部
門
設
置
，
如
此
明
顯
，
如
此
巨
型
，
如
此
與
古
建
築
及
香
港
首
條
文

物
徑
不
協
調
，
有
礙
觀
瞻
，
着
實
非
常
不
文
明
！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
元
朗
區
議
會
、
屏
山
鄉
事
委
員

會
…
…
眾
同
事
，
責
無
旁
貸
。

出
席
元
朗
區
聯
合
二
零
一
五
賀
宴
，
由
元
朗
區
議
會
主
席
梁
志
祥
太
平
紳

士
、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麥
震
宇
太
平
紳
士
及
中
央
駐
港
聯
絡
辦
公
室
新
界

工
作
部
張
肖
鷹
副
部
長
主
持
，
慶
祝
本
區
服
務
社
會
賢
能
獲
勳
，
包
括
年
輕

賢
達
立
法
會
議
員
何
俊
賢
，
筆
者
堂
叔
、
資
深
區
議
員
鄧
慶
業
等
十
人
。

慶
業
叔
出
任
區
議
員
廿
二
年
，
處
理
街
坊
矛
盾
尤
其
得
力
，
深
得
民
心
。
不

過
，
不
止
一
次
忍
受
我
發
脾
氣
、
指
責
，
不
為
私
人
利
慾
，
純
粹
家
鄉
環
境
狀

況
。
自
己
急
性
子
，
眼
前
不
順
，
主
觀
直
接
，
未
曾
考
慮
作
為
公
共
事
項
，
雖

云
區
議
員
，
他
也
有
他
的
難
處
，
尤
其
不
可
能
越
過
眾
說
紛
紜
立
即
求
成
果
。

廿
二
年
來
，
一
再
為
社
區
、
為
家
鄉
，
尤
其
文
物
、
環
境
方
面
建
樹
良
多
。

席
間
，
梁
志
祥
議
員
上
前
握
手
問
好
，
他
是
我
尊
敬
的
一
位
服
務
大
眾
表
表
者
，
這

握
手
千
言
萬
語
，
筆
者
曾
於
去
年
水
客
逼
爆
元
朗
，
提
出
尖
銳
發
言
，
本
身
是
區
議
會

主
席
的
他
，
身
居
和
事
佬
，
沒
辦
法
，
媒
體
上
針
鋒
相
對
。
還
有
，
特
意
送
上
名
片
，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高
級
總
監
張
培
仲
先
生
，
明
白
這
位
元
朗
區
環
境
衛
生
總
監
心
意
，

筆
者
至
心
繫
，
亦
出
言
偏
激
至
在
意
：
環
境
！

缺
乏
文
化
氛
圍
，
環
境
醜
陋
，
即
是
我
們
品
牌
形
象
建
立
第
一
步
已
經
打
敗
仗
，
更

遑
論
區
民
，
尤
其
年
輕
人
對
社
區
社
會
認
同
？

對
食
環
署
，
對
張
總
監
先
寄
以
歉
意
，
筆
者
只
希
望
見
到
一
個
更
美
好
的
香
港
而

已
，
你
們
的

工
作
非
比
尋

常
，
壓
力
不

言
而
喻
，
我

明

白

。

不

過
，
眼
見
今

天
所
附
的
上

璋
圍
現
象
，

叫
人
好
氣
又

好
笑
，
又
怎

能

視

而

不

見

、

不

發

聲
？ 文物徑之不文明 此山

中
鄧達智

唐
朝
的
菜
餚
之
中
，
最
令
人
驚
歎

的
，
是
一
道
幾
乎
沒
有
人
想
吃
進
肚

裡
的
菜
，
名
叫﹁
輞
川
小
樣﹂
，
是

出
自
尼
姑
梵
正
的
巧
手
。
據
︽
紫
桃

軒
雜
綴
︾
的
記
述
：﹁
唐
有
靜
尼
，

出
奇
思
以
盤
景
，
簇
成
山
水
，
每
器
佔
輞

川
圖
中
一
景
，
人
多
愛
玩
不
忍
食
。﹂

想
想
看
，
這
道
菜
第
一
次
端
出
放
到
桌

上
時
，
盤
中
竟
然
包
含
了
二
十
個
巧
奪
天

工
的
美
景
，
讓
食
客
目
不
暇
給
，
誰
忍
心

出
手
下
第
一
筷
？

輞
川
，
位
於
西
安
藍
田
縣
的
終
南
山

麓
，
從
高
處
湍
急
流
出
，
蜿
蜿
蜒
蜒
一
瀉

而
下
，
流
入
灞
河
。
沿
途
風
景
迷
人
，
唐

朝
初
年
有
叫
宋
之
問
的
人
在
此
蓋
別
墅
一

幢
，
後
來
轉
售
給
詩
人
王
維
。
王
維
詩
畫

雙
絕
，
不
但
為
此
地
的
孟
城
坳
、
華
子
岡
、
文
杏

館
、
斤
竹
嶺
、
鹿
柴
、
木
蘭
柴
、
茱
萸
沜
、
宮
槐

陌
、
臨
湖
亭
、
南
垞
、
欹
湖
、
柳
浪
、
欒
家
瀨
、
金

屑
泉
、
白
石
灘
、
北
垞
、
竹
裡
館
、
辛
夷
塢
、
漆
園

和
椒
園
共
二
十
處
名
勝
美
景
作
畫
，
更
對
每
處
美
景

寫
了
二
十
首
五
言
絕
句
，
而
友
人
裴
迪
亦
唱
和
了
二

十
首
。
此
詩
畫
集
出
版
成
書
，
名
叫
︽
輞
川
集
︾
。

看
了
這
二
十
處
風
景
區
的
名
字
後
，
再
想
想
梵
正

這
位
尼
姑
，
如
何
利
用
不
同
顏
色
的
蔬
菜
材
料
，
花

了
多
少
工
夫
才
拼
湊
成
這
樣
一
幅
擁
有
二
十
風
景
的

圖
畫
菜
餚
？

我
們
常
在
內
地
吃
飯
，
看
到
那
簡
簡
單
單
雕
出
的

圖
案
，
都
會
歎
為
觀
止
。
如
果
看
到
這
道
色
彩
繽
紛

的
冷
盤
，
將
會
不
停
地
用
手
機
拍
照
，
手
指
不
停
地

按
讚
吧
？
如
果
是
文
人
雅
集
，
相
信
很
多
人
都
會
吟

誦
王
維
的
詩
句
：﹁
紅
豆
生
南
國
，
春
來
發
幾
枝
。

願
君
多
採
擷
，
此
物
最
相
思﹂
，﹁
君
自
故
鄉
來
，

應
知
故
鄉
事
。
來
日
綺
窗
前
，
寒
梅
著
花
未﹂
，

﹁
山
中
相
送
罷
，
日
暮
掩
柴
扉
。
春
草
年
年
綠
，
王

孫
歸
不
歸﹂
。

還
有
中
學
課
本
都
有
選
的﹁
空
山
不
見
人
，
但
聞

人
語
響
。
返
景
入
深
林
，
復
照
青
苔
上﹂
和﹁
獨
坐

幽
篁
裡
，
彈
琴
復
長
嘯
。
深
林
人
不
知
，
明
月
來
相

照﹂
這
兩
首
五
言
絕
句
，
寫
的
景
正
是﹁
輞
川
小

樣﹂
裡
的﹁
鹿
柴﹂
和﹁
竹
裡
館﹂
。

輞川小樣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姑姑寄來了五仁月餅，自己做的，果仁飽滿、甜
度適中，青紅絲間漾着喜慶，掰開咬上一口，香甜
可心。雖然月餅屬於甜點，但吃起來心境是不同
的，我不禁想起了已逝的爺爺，還有在法國留學的
表弟，心底升騰起一股情愫，濃得化不開。
距離中秋節還有一個月時，朋友圈裡的微商們
便張羅着預訂月餅的業務，很多都是自己買模
子、採購原材料，月餅的口味也很接地氣，價格
也不貴。但是，不知怎麼，我總覺得吃不出那種
味道。小時候，每年的中秋節，爺爺的徒弟們都
會提前來送月餅，爺爺是駕駛員，開了一輩子的
車，帶過的徒弟數不過來。聽父親說，不光有送
月餅的，還有送特產的，瓜果梨棗、栗子、核
桃、小米等等，或郊區集市上買的，或自己老家
種的。家裡吃不了，便分給左鄰右舍。那個時
候，學校的食堂裡也做月餅，酥皮的、棗泥的、
桂花的、五仁的，用牛皮紙包好，油汪汪的，鬆
軟好吃，不添加任何防腐劑，職工與家屬排着長
隊去買，好多人都是給老家捎回去。
長大後，每到中秋節，我最高興的是跟着大人
走親戚。走街串戶，說不完的話，聊不完的家
事，月餅似乎也長了腿腳，跟着躥來躥去，有些
時候湊巧了，轉一圈，回到原點。因為不捨得
吃，留着送人，家家戶戶都這樣，小孩子饞得直
舔嘴，惦記着那幾個月餅。親戚走完了，才有月
餅可吃，不是成盒的，而是買的簡包裝的。但是
吃起來有滋有味，十分滿足。我清楚地記得，晚
上吃完飯，我和小夥伴相約，各自揣着月餅，來

到樓下的空地上，齊刷刷地仰着小腦袋，望着月
亮，小口咬着月餅，突然覺得有種神聖的感覺。
物質匱乏的年代，過節吃月餅是件奢侈的事情，

因此會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後想起仍歷歷
在目。季羨林先生關於八月十五吃月餅的回憶，讀
後令我忍不住落淚：「母親不知從哪裡弄了點月
餅，給我掰了一塊，我就蹲在一塊石頭旁邊，大吃
起來。在當時，對我來說，月餅可真是神奇的好東
西，龍肝鳳髓也難以比得上的，我難得吃一次。我
當時並沒有注意，母親是否也在吃……現在回想起
來，她根本一口也沒有吃。她大概是畢生就與紅色
的高粱餅子為伍。」母親把月餅與其他好的都留給
了他，成為他「永久的悔」。一個「悔」字，抽離
出絲絲縷縷的愧疚，滿溢着層層疊疊的波瀾。飢餓
與貧窮的體驗，使得人們對月餅充滿了悠遠而浪漫
的幻想，亦是生命的希望。
如今，過中秋節，似乎只剩下了吃月餅。月餅變

得愈來愈不重要，吃與不吃，無關緊要。令我厭煩
的是，超市裡賣的月餅種類與口味，五花八門，看
得眼花繚亂。鮮肉月餅、鮑魚月餅、阿膠月餅、韭
菜月餅、冰淇淋月餅，還有榴蓮餡的月餅，實在不
敢恭維，這還是月餅嗎？過完節後，家中剩餘的月
餅，變成一堆甜蜜的負擔，如何處置是個問題。有
些奇葩的吃法：煮粥、爆炒、涼拌，做三明治，這
樣的吃法，有多少人能做到，不得而知。開始時，
我們與月餅面面相覷，慢慢地，視若無睹，再無興
趣，其命運不過是流向垃圾桶罷了。
更有甚者，雙黃蓮蓉月餅。聽名字很富有詩

意，但吃起來味道怪怪的，將蛋黃嵌入月餅裡，
說不上來是甜還是鹹，說不清為了吃月餅還是為
了吃蛋黃，像是腳踏兩隻船。有吃的慾望，卻抱
怨味道不好，連我自己都非常糾結。香港作家李
碧華說道，這是食品的暴力化，可謂一語中的。
蛋黃「霸佔了蓮蓉的位子，還帶來大量膽固醇，
大家卻自投羅網。有家標榜『六黃』的——情狀
一如『強姦』。」話語犀利，說的卻是常識。月
餅本來就含油脂較高，再臥進兩枚蛋黃，怎麼不
叫人心驚？還是原始的月餅吃得放心，也踏實。
「下次我要一個人吃完一盒雙黃蓮蓉。」影片

《歲月神偷》中的羅進二小朋友，偷吃了半盒月
餅，遭到父親挨打，他躲在母親的身後，大聲地
吼道。一個人吃完一盒月餅，很多人都有過這樣
的憤恨宣言，現在回想起來，都變成了雲淡風
輕。生活豐盈，選擇多樣，吃月餅不再是少數人
或富裕人的權利，月餅與我們的情感勾連愈來愈
鬆動，過節的氛圍也愈來愈稀薄，在物質的狂歡
中，人們不知不覺地遺失掉吃的品位與情趣，連
同生活的創造力與想像力也遜色了許多。
《紅樓夢》第七十六回說到的「內造瓜仁月

餅」，讓我過目不忘。中秋賞月，賈母吃的月餅
是皇宮裡賜予的「內造瓜仁油松子月餅」，瓜仁
指的是各種果仁，花生仁、芝麻仁、核桃仁、松
仁等，引人徒生無盡的遐想。待賈赦賈政帶領賈
珍等散去，她命令下人將圍屏撤去，兩席併而為
一。賈母說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曲譜愈
慢的吹來愈好。說着，便將自己吃的一個內造瓜
仁油松穰送給丫鬟。」吃月餅，其實，吃的是那
種氛圍。月光之下，圍坐一起，舉辦家宴，祭
月，聽曲，寫詩，聯句，這是怎樣的風雅？那笛
聲教人難忘，有如臨其境之感。「只聽那壁廂桂
花樹下，嗚嗚咽咽，悠悠揚揚，吹出笛聲來，趁

着這明月清風、天空地淨，真令人煩心頓解，萬
慮齊除，都肅然危坐，默然相賞。」
丹桂飄香，笛聲裊裊，月餅也變得多情起來。
「水滿則溢，月滿則虧」，我們吞嚥下的除了月
餅，還有悲歡離合的輾轉歲月。
著名畫家葉放，每年中秋節都會邀請朋友辦雅

集。原來，他自費買下了一艘古船，停在蘇州三
山島附近。那年中秋，他做了次「花事」的雅
集，看看菜單，叫人眼前一亮：天香引（丁香
花，鴨肉）、尋瑤草（代代花，猴頭菇）、點絳
唇（玫瑰花，豬肉）、沉醉東風（茶花，芥
藍）、梅花引（梅花，蝦仁，蝦排）、疏影（梅
花，荸薺）、澡蘭香（蘭花，豬肉）、望湘人
（竹蓀，蘆筍）、霜天小角（菊花，蟹黃，蟹
膏）、杏花天影（杏花，蛋清，乾貝）解語花
（百合花，藕，豬肉）、摸魚兒（玉蘭花，塘鯉
魚）。高雅的集會，心靈的饗宴，蘇東坡來了也
會讚歎不絕吧？我恍悟到：當你擁有了優雅的態
度與熱愛生活的心靈，天上的月亮也會祝福
你——而月餅，最終，變成了月光餅。
經歷了「天價月餅」的包裝氾濫之後，市場上
的月餅逐漸走向平民化。這不只是脫去了幾層外
衣，更多的是商家的覺醒與心靈的回歸。「小餅
如嚼月，中有酥與飴」，月餅回歸之後，才能看
清生命的本質和情感的素顏。蔣勳先生認為，美
最大的敵人是忙，而「忙裡偷閒」，按照繁體字
的寫法，就是在家門口忽然看到月亮。周遭所有
最微小的，看起來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是我
們最大的拯救。小小月餅，是否能喚起我們的初
心呢？抑或，只是酒足飯飽後的甜品？姑姑寄來
的月餅，我放進了冰箱裡，等到中秋節晚上拿出
來再吃，我不想那麼快的失去太多，不想讓文化
的蛋白消失殆盡，儘管它是那麼的容易失散。

月餅的味道
百
家
廊

鍾
倩

望
子
成
龍
幾
乎
是
競
爭
力
強

的
城
市
人
的
普
遍
心
理
。
我
們

甚
至
迷
信
自
己
的
孩
子
天
賦
異

稟
，
是
精
英
群
中
的
精
英
。
這

種
迷
信
，
已
到
了
膜
拜
的
地

步
。名

校
家
長
要
求
層
出
不
窮
，
為
怕

孩
子
受
驚
受
打
擾
，
要
求
不
要
在
班

裡
有
搗
蛋
的
同
學
；
甚
至
要
把
透
明

的
玻
璃
牆
加
掛
布
簾
，
寧
願
孩
子
在

幽
暗
中
成
長
。
這
群
要
極
度
保
護
孩

子
的
父
母
，
忘
記
了
精
英
腳
下
總
有

幾
十
人
排
在
較
後
的
名
次
，
貴
族
社

會
是
這
樣
形
成
的
。

孩
子
長
大
後
，
做
不
成
﹁
精

英﹂
，
怎
麼
辦
？
家
長
必
須
面
對
人

生
的
現
實
：
孩
子
的
神
話
隨
着
他
們

長
大
，
會
日
漸
褪
色
。
七
八
歲
時
牙

齒
長
得
歪
斜
，
少
年
發
育
期
身
子
和
面
孔
都
扭

曲
了
，
皮
膚
還
會
長
痘
和
發
炎
。
學
業
成
績
不

一
定
可
以
後
續
，
科
科
乙
減
，
訴
說
着
平
庸
的

故
事
。
然
後
家
長
少
了
炫
耀
，
多
了
憂
慮
。

富
貴
家
長
多
年
悉
心
教
育
子
女
成
才
。
女
兒

牛
津
畢
業
，
在
國
際
銀
行
工
作
了
三
年
，
結
婚

生
子
。
孩
子
滿
月
便
宣
告
不
再
上
班
，
專
心
做

母
親
，
其
後
三
年
抱
兩
。
父
母
沒
話
說
了
，
只

感
到
是
時
候
把
女
兒
的
大
學
證
書
收
好
，
放
到

櫃
桶
裡
頭
…
…
誰
會
說
當
母
親
不
比
當
銀
行
家

或
律
師
更
有
成
就
？

兒
子
劍
橋
的
畢
業
證
書
補
上
了
，
他
主
修
化

學
，
成
績
出
類
拔
萃
。
在
科
學
園
工
作
了
兩

年
，
不
知
怎
的
，
愛
上
了
繪
畫
。
他
宣
佈
要
離

開
實
驗
室
，
轉
到
畫
室
生
活
作
息
。
他
全
情
投

入
，
畫
啊
畫
，
廢
寢
忘
餐
，
但
又
不
喜
歡
做
展

覽
。
他
的
繪
畫
是
他
自
娛
的
主
要
活
動
，
沒
有

幾
個
人
懂
得
欣
賞
。
父
母
又
沒
話
說
了
，
但
還

是
把
兒
子
的
畫
作
掛
上
，
把
劍
橋
的
畢
業
證
書

抽
起
。
迷
信
停
止
，
父
母
其
後
皈
依
了
向
來
說

謙
卑
的
基
督
教
。

名校家長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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